
六月的太阳，不仅想晒化高
速公路上的油面，还想在地上燃
起一场大火。远处的路标浮在一
层水影中，仿佛也在融化。李华
和同事的警服早被汗水浸透，又
反复被烈日晒干，留下一圈圈盐
渍的花纹。

李华舔舔嘴唇：“中队长，这
高温，人简直要站不住了。”中队
长点点头，目光却如钉子，钉在奔
流不息的车龙上。烈日下，胸前
党员徽章的温度，仿佛穿透了衣
衫，灼烫着皮肤。

突然，对讲机里传来急促的
呼 叫 声 ，前 方 不 远 处 发 生 了 事
故。李华和中队长驾驶警车疾驰
而去，热风扑面如鞭子抽打，警灯

闪烁的红蓝光芒在扭曲的热浪里
急速飞驰。

现场触目惊心，一辆轿车面
目全非，扭曲的铁皮棱角狰狞地
指向天空，满地碎玻璃在烈日下
反射着刺眼的光芒。一名伤者蜷
缩在路旁，鲜血顺着额角流下。

李华迅速设置警示锥筒，疏
散 车 辆 ，汗 珠 不 断 滴 落 ，砸 在 炽
热的地上。他蹲下身，仔细查看
伤 员 的 伤 势 ，等 待 120 的 到 来 。
随 后 ，李 华 配 合 赶 来 的 医 护 人
员，小心挪移伤员。救护车蓝光
旋转，汇入警车红蓝的光影之中
……

事故处置刚毕，还来不及擦
一 下 满 脸 的 汗 水 ，新 的 警 情 又
至：一辆行迹可疑的轿车正飞驰
而 来 。 李 华 和 同 事 们 立 即 设 卡

拦截。那车被逼停时，司机惊慌
失 措 ，冷 汗 顺 着 扭 曲 的 面 颊 流
下。盘查之下，车内赫然藏匿着
毒品。李华奉命搜身，他的手触
及嫌犯腰间带体温的匕首，迅速
将 其 抽 出 ，“ 别 动 ！”李 华 呵 斥 对
方，控制好局面。中队长快速上
前，接过那把匕首。嫌犯最终被
押上警车。

暮 色 渐 合 ，热 浪 却 并 未 退
去 。 李 华 刚 踏 进 队 里 的 门 槛 ，
囫 囵 吞 下 几 口 凉 面 ，忽 有 消 息
传 来 ，一 交 通 肇 事 逃 逸 者 可 能
藏 匿 于 附 近 村 落 。 警 灯 闪 烁 刺
破 夜 幕 ，颠 簸 在 乡 间 小 路 上 。
终 于 在 某 处 院 落 里 ，李 华 和 中
队 长 发 现 了 那 辆 撞 得 变 形 的 肇
事车辆。

闷热夜色里，逃跑者如同被

追 捕 的 困 兽 ，正 蜷 缩 在 墙 角 喘
息。他被带上警车时，回头望了
一眼那辆扭曲的汽车，眼中残留
着惊惧。

回到大队后，李华立在大队
的甬道上，热风拂过，能嗅见空气
里一丝微咸的气息——警服上的
汗渍正默默蔓延，渐渐凝成一层
薄薄的白霜，黏附在肩章、后背和
臂弯的皱褶处，变成了沉默而热
烈的职业标注。

警服终会褪色，盐花亦会被
涤净，唯有那咸涩中沉淀的意蕴，
如盐溶于岁月长河——虽无痕无
迹，却成为这个季节，长在高速交
警身上无法剥离的铠甲。

（作者单位：省公安厅交通管
理总队）

盐花铠甲

假日，怀着满心的期
待 ，我 踏 上 了 回 老 家 的
路 。 车 子 缓 缓 驶 向 熟 悉
的 村 落 ，远 远 地 ，我 的 目
光 便 被 村 西 头 那 棵 古 槐
紧 紧 锁 住 。 它 宛 如 一 位
饱 经 沧 桑 却 依 旧 精 神 矍
铄的老者，静静地伫立在
那 里 ，枝 繁 叶 茂 ，似 一 把
撑开的巨大绿伞，在岁月
的 长 河 中 庇 护 着 这 片 土
地 。 层 层 叠 叠 的 树 叶 间
藏着数不清的故事，思念
的潮水瞬间漫过心头。

老 槐 树 的 树 干 粗 壮
得惊人，好几个人才能合
抱。树皮粗糙干裂，一道
道沟壑纵横交错，宛如岁
月镌刻下的深深印记，每
一道纹路里，似乎都藏着
古 老 的 故 事 。 那 向 四 面
八方伸展的树枝，有的苍
劲 有 力 ，直 指 苍 穹 ，仿 佛
在 向 世 人 诉 说 着 它 历 经
风雨的坚韧；有的则蜿蜒
曲 折 ，宛 如 龙 蛇 舞 动 ，透
着 一 种 灵 动 的 生 气 。 繁
茂的树叶层层叠叠，在阳
光的照耀下，闪烁着翠绿
的 光 芒 ，微 风 拂 过 ，树 叶
沙沙作响，似在低声吟唱
着 故 乡 的 歌 谣 。 这 棵 老
槐树是我村的“活史书”，
承 载 着 岁 月 的 沧 桑 与 记
忆，承载着厚重的文化与
历史，也伴我走过充满乐
趣的童年。

老 槐 树 见 证 了 乡 亲
们 的 英 勇 和 不 屈 。 听 村
里的老人们讲，当年日寇
的 铁 蹄 踏 碎 了 村 庄 的 宁
静 ，乡 亲 们 不 堪 凌 辱 ，纷
纷 聚 集 在 这 棵 古 槐 树 下
控 诉 日 寇 的 暴 行 。 老 槐
树的树叶沙沙作响，似为
人们呐喊助威，又像一位
无声的见证者与守护者，

目睹着乡亲们热血沸腾，
保 家 卫 国 。 乡 亲 们 以 古
槐 为 集 结 地 ，奔 赴 战 场 ，
用 生 命 和 热 血 捍 卫 着 家
乡 的 尊 严 。 如 今 我 站 在
古槐下，枝叶间仿佛仍回
荡 着 当 年 先 辈 们 抗 日 的
激 昂 口 号 ，粗 壮 的 枝 干 ，
也 好 似 他 们 保 卫 家 园 有
力的铁拳。

这棵老槐树，也见证
了 我 的 童 年 美 好 时 光 。
它 是 我 和 发 小 的 欢 乐 王
国。我们玩捉迷藏时，老
槐树那粗壮的树干、繁茂
的枝叶，为我们提供了绝
佳 的 藏 身 之 处 。 我 总 是
会找一个隐秘的角落，或
是 在 老 槐 树 那 庞 大 的 树
干后面躲藏，或是在茂密
的枝叶缝间隙穿梭，欢笑
声 在 树 的 上 空 回 荡 。 那
纯真的快乐，至今仍深深
埋藏在我的心间。

夏日的夜晚，老槐树
下 更 是 热 闹 非 凡 。 大 人
们 搬 来 小 板 凳 ，摇 着 蒲
扇 ，聚 在 树 下 乘 凉 聊 天 。
而 我 们 小 孩 子 则 乖 乖 地
躺在草席上，仰着稚嫩的
脸庞，静静聆听父辈讲述
那 些 古 老 而 神 奇 的 故
事。他们摇着蒲扇，讲着
三国里诸葛亮草船借箭、
说 起 宋 朝 岳 飞 抗 金 精 忠
报国，还有抗日英雄马本
斋 率 领 回 民 支 队 打 日 寇
的英勇无畏等等，我常常
在 轻 柔 的 晚 风 和 老 人 们
生动细致地讲述中，不知
不觉地进入了梦乡。

岁月流转，老槐树像
一位坚强的战士，默默守
护 着 家 园 。 无 论 我 走 到
哪里，都不会忘记故乡的
老槐树，不会忘记那份深
深的故乡情。

（作者单位：献县公
安局）

故乡的老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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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 浪 镰 光

夏至时节，阳光像熔化的金
子 倾 泻 下 来 ，装 扮 着 整 个 麦 田 。
风 过 处 ，麦 浪 翻 涌 ，金 黄 起 伏 如
海，麦穗摩擦间沙沙作响，如大地
在低声喘息，又似在呼唤农人奔
赴丰收之约。白居易笔下“田家
少 闲 月 ，五 月 人 倍 忙 ”的 辛 劳 图
景，正映照着我记忆中那个八十
年代的夏忙时节，在天地间轰轰
烈烈铺展开来。

天刚微亮，小村子里便响起
一片霍霍磨镰之声。大人孩子，
各自蹲在井台旁、石阶边，井水顺
着磨石流淌，冲刷着镰刀上的铁
锈 ，汇 成 一 股 股 红 褐 色 的 小 溪 。
长辈伸出粗糙的手指，轻轻拂拭
刀锋，那刀锋被磨得锃亮，在熹微
晨光里幽幽一闪，仿佛无声地渴

望着即将到来的收割。磨镰声与
渐次亮起的天色交织，似是为这
场丰收盛典奏响序曲。

晨光中，大人们弯下腰身，挥
动 镰 刀 ，划 出 一 道 道 银 亮 的 光
弧。他们脚步沉稳，沉稳地向前
挪移，身后便整齐地躺倒一片片
麦子，只留麦茬如士兵般挺立大
地 。 长 辈 们 总 是 戴 着 顶 破 旧 草
帽，他们俯身割麦时，脊背弯曲如
弓，镰刀挥下，麦秆便应声而倒。
他们捆麦秆的动作极为娴熟，麦
捆在他们手中服服帖帖，一束束
被捆扎得结结实实，宛如为丰收
的大地系上一排排金色的纽扣。
我们这些孩子，则跟在后头，将散
落的麦穗仔细拾起，麦芒钻进衣
领，扎得人又痒又痛。烈日当空，
汗水如溪流蜿蜒在晒得黝黑的皮
肤之上，滴落于脚下热土，转瞬蒸

腾不见；那咸涩汗味裹挟着麦秆
清 香 ，在 暑 气 里 蒸 腾 弥 漫 ，真 是

“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绝
妙写照。

晒粮场院上，此时也是热火
朝天的景象。脱粒机日夜轰鸣，
张着大口贪婪吞下麦捆，吐出来
的是饱满麦粒。老牛拉着沉重石
碾子，一圈一圈缓慢转着，麦粒从
碾子下簌簌而出，像洒下了一场
金黄的雨。村里的婶子大娘们穿
梭于烈日之下，挑来一桶桶水，又
捧来一碗碗绿豆汤。我们争着去
接那粗瓷碗，碗底沉着几颗微绽
的绿豆，我总爱把碗底最后那点
甜津津的糖渣仔细舔净，那一点
甜意，如同焦渴喉咙里流淌进清
冽的甘泉，瞬间驱散了劳作的疲
惫。

如今，联合收割机轰鸣着疾

驰穿过田野，转瞬间麦粒回收，曾
经弯腰挥镰的人影，早已被机械
扬起的尘土所淹没。那些挥镰弓
背的农人身影，连同他们被汗水
浸透的辛劳与麦浪融成一片的壮
美，终被光阴封存于旧日底片之
中，渐次褪色。

然而每当麦收时节，我总会
想起那弯腰割麦的祖辈父辈们，
想起汗水滚落的脊背，想起磨亮
的镰刀划过麦秆的声响——那声
响，是大地在芒种节气里最诚实
的回响，是镰尖在岁月里发出的、
锋利而温柔的光。镰刀割过麦秆
的声音，在回忆里依然清晰如昨；
那 声 音 是 农 人 写 在 田 野 上 的 诗
行，是大地在芒种时节最诚实的
回响。

(作者单位：东光县公安局）

□ 朱林林

灯 塔

珍贵的记忆

又是一年麦收时，太
阳炙烤着大地，麦浪在风
中 翻 滚 。 我 站 在 村 岭 头
的田埂上，望着这片金黄
的麦田，心中涌起一股难
以言表的情感。麦收，这
个 曾 经 让 我 脱 层 皮 的 农
事活儿，却是我心中最珍
贵的记忆。

天还未亮，我便简单
洗 漱 完 毕 ，而 后 带 着 镰
刀、草帽、竹框等工具，随
着 父 亲 一 同 走 向 那 片 亟
待收割的麦田。这时，空
气中弥漫着麦子的清香，
这香气和着泥土的芬芳，
沁 人 心 脾 ，令 人 神 清 气
爽 。 然 而 ，我 心 里 也 清
楚 ，接 下 来 的 十 天 半 月 ，
等 着 我 的 将 会 是 一 场 极
为艰苦的考验。

麦 田 里 呈 现 出 一 片
繁忙的景象，村庄里的老
老少少、男男女女都忙着

“开镰”。刹那间，“唰唰”
的割麦声此起彼伏，响成
一 片 。 麦 田 里 呈 现 出 一
派 争 先 恐 后 、你 追 我 赶 、
激烈的竞赛景象……

我和父亲一样，弯下
腰，左 手 抓 住 一 把 麦 子 ，
右 手 挥 起 镰 刀 ，用 力 一
割 ，麦 秆 应 声 而 断 。 前
两 天 ，我 还 觉 得 挺 新 鲜 ，
但 到 了 第 三 天 ，手 臂 就
像 灌 了 铅 一 样 沉 重 。 晌
午 ，太 阳 越 升 越 高 ，阳 光
直 射 在 身 上 ，仿 佛 要 把
我 烤 焦 。 汗 水 不 停 地 从
额 头 滚 落 ，流 进 眼 睛 里 ，
蛰 得 我 睁 不 开 眼 。 但 我
不 敢 有 丝 毫 的 懈 怠 ，因
为 我 知 道 ，麦 收 是 一 场
与 时 间 的 赛 跑 ，必 须 争
分 夺 秒 。 中 午 时 分 ，毒
日 头 高 悬 在 头 顶 ，炽 热
的 阳 光 毫 无 遮 拦 地 炙 烤
着 大 地 ，空 气 仿 佛 凝 固
了 一 般 ，让 人 喘 不 过 气
来 。 上 午 ，我 还 浑 身 是
劲 ，镰 刀 在 麦 浪 中 翻 飞 ，
动 作 又 快 又 稳 。 可 随 着
时间接近中午，那碗早上
喝的稀粥早已消化殆尽，
饥 饿 感 像 潮 水 般 一 波 波
袭来。更糟的是，翻滚的

热浪裹挟着麦芒的刺痒，
让我浑身燥热难耐，汗水
顺着脊背往下淌，浸湿了
粗 布 衣 衫 。 我 顿 感 到 手
臂酸痛，腰也开始难直起
来 。 麦 芒 的 尖 刺 不 时 地
扎进我的皮肤，让我疼痛
不已。我看了看父亲，他
的脸上已经布满了汗水，
但眼神却坚定而有力。

“ 麦 收 是 个 体 力 活 ，
要 有 耐 心 。”父 亲 的 声 音
在我耳边响起，仿佛一股
清 泉 流 淌 进 我 的 心 田 。
我咬紧牙关，继续挥舞着
镰刀，一步一步地向前推
进。

这天中午时分，我们
终 于 又 收 割 完 了 一 片 麦
地。我累得几乎站不稳，
父 亲 也 汗 流 浃 背 。 我 们
寻 找 一 席 背 阳 的 田 埂 坐
下 ，吃 着 母 亲 送 来 的 饭
菜 ，这 饭 菜 虽 然 简 单 ，但
因劳累和饥饿，却感觉异
常的美味。那一刻，我深
深 地 体 会 到 了 农 民 的 艰
辛和不易。

午 后 ，阳 光 更 加 毒
辣，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
的 收 割 。 到 了 傍 晚 太 阳
仍斜挂在天上，阳光依旧
炙热，我的汗水顺着脸颊
滴 落 在 麦 田 里 。 我 感 到
口干舌燥，喉咙仿佛要冒
烟一般。但我知道，我不
能停下来，因为麦收是一
场 与 时 间 赛 跑 的“ 正 面
战 ”。 在 父 亲 的 指 导 、督
促 、鼓 励 中 ，我 的 收 割 技
巧逐渐长进，适应感也逐
渐提高。

夏 收 时 节 的 天 黑 得
晚 ，当 最 后 一 缕 阳 光 洒
在 垅 田 上 时 ，我 们 终 于
又 完 成 了 一 天 的 收 割 工
作 。 我 累 得 几 乎 瘫 倒 在
地 ，但 心 中 却 充 满 了 喜
悦 和 自 豪 。 我 知 道 ，这
片 金 黄 的 麦 田 是 我 的 父
亲 母 亲 辛 勤 劳 动 的 成
果 ，是 他 们 用 汗 水 换 来
的胜利果实。

麦 收 让 我 脱 了 一 层
皮，但也让我收获了坚韧
和毅力。从此，我更加珍
惜每一粒粮食，更加尊重
农民的辛勤劳动。

从我记事起，母亲就爱养鸡，
父亲每年都会买回十几只小鸡，毛
茸茸的，特别惹人喜爱。父亲是兽
医，他能从刚出壳的小鸡中分辨出
公 母 ，还 能 看 出 小 鸡 长 大 后 的 颜
色 ，且 他 挑 选 的 小 鸡 个 个 都 能 养
活。因此，母亲对父亲买回的小鸡
总是很满意，且引以为豪。

母 亲 先 是 用 开 水 泡 小 米 喂 小
鸡，慢慢的，就用面条、菜叶、剩饭
等 。 有 时 候 ，母 亲 在 院 子 里 吃 饭
时，鸡会围拢过来，母亲就站起身，
把鸡引到树下，把掰碎的馒头渣喂
给它们吃，像是在看着她自己的孩
子一样，眼睛里满是欣喜。在那个
年代，家里的白面馒头是很少的，
要掺着玉米面窝头和红薯等粗粮

才能填饱肚子，但母亲对那些小鸡
却从不吝啬。

刚 出 壳 的 小 鸡 像 一 团 团 小 绒
球 ，由 母 鸡 领 着“ 吱 吱 ”叫 着 啄 食
吃 ，特 别 可 爱 。“ 可 怜 数 鸡 雏 ，随
母 啄 遗 粒 。”宋 代 诗 人 陆 游 也 喜
欢 养 鸡 ，看 小 鸡 啄 食 。 有 时 候 我
们 跑 着 玩 ，不 小 心 踩 到 小 鸡 ，母
亲 就 心 疼 得 捧 起 小 鸡 想 办 法 救
治 ，让 我 们 拿 过 搪 瓷 盆 ，把 小 鸡
盖 住 ，然 后 用 手 拍 打 几 下 盆 底 ，
过 一 会 儿 再 掀 开 盆 ，那 奄 奄 一 息
的 小 鸡 竟 然 缓 了 过 来 ，慢 慢 悠 悠
走了出去。

砖头垒的鸡窝在墙角，那里面
太 黑 了 ，晚 上 用 砖 头 和 木 板 挡 住
口，还是难免有黄鼠狼把鸡拉走。
后来在天气暖和的时候，那些鸡每
到晚上就飞到树上去。鸡会上树

并不是我家鸡的特长，诗人杜甫家
的鸡也会上树。杜甫在成都浣花
溪 畔 的 草 堂 时 ，院 子 里 养 了 好 多
鸡，一天，庭院里发生了一场鸡斗，
群鸡乱叫，主人赶忙把鸡赶到树上
栖息，等院内安静下来时，才听到
客人叩柴门的声音，“驱鸡上树木，
始闻叩柴荆。”

那 些 小 鸡 跟 着 母 鸡 在 细 篾 编
成 的 席 篓 内 休 息 ，等 全 部 钻 进 去
后，母亲把席篓用布罩住，放到外
窗台上，屋内的土炕挨着窗台，母
亲就在挨着窗台的位置休息，一旦
听到席篓内母鸡的“咕咕”声和小
鸡的“吱吱”声不对劲儿，母亲就会
起身去查看。一段时间后，小鸡羽
翼渐丰，会飞了。全家在外地做生
意时，在后院也养了一些鸡，父亲
不但垒了鸡窝，还把一块空地做了

网子罩住，向阳又暖和，鸡也不到
处乱跑了。

鸡 为 乡 村 生 活 增 添 了 生 机 与
活力，带来了浓郁的烟火气息。《诗
经·王风·君子于役》中“鸡栖于埘，
日之夕矣，羊牛下来。”，描绘了鸡
回窝栖息，太阳落山，牛羊归圈的
乡 村 傍 晚 景 象 。 鸡 为“ 五 德 之
禽”。西汉学者韩婴在《韩诗外传》
中说，它头上有冠，是文德；足后有
距 能 斗 ，是 武 德 ；敌 前 敢 拼 ，是 勇
德；有食物招呼同类，是仁德；守夜
不失时，天时报晓，是信德。鸡是
农家的宝贝，作为六畜之一，公鸡
司晨，母鸡产蛋，是人们生活的重
要伙伴，也是乡村文化记忆的一道
符号。

（作者单位：衡水市冀州区公
安局）

庭 前 养 鸡

戴燕山 摄

□ 孔令胜

□ 任开旺

□ 刘兰根

□ 孙长林

（作者单位：青龙满族自治县公安局）


